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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墙门的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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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在南方的一个
老墙门里度过。老墙门给我记
忆最深的就是那口井。

老墙门里的人，谁也说不
清那口井的年龄。它位于房屋
北面与另一个墙门之间的间
隙中。这口幽邃的老井，井口
不大，大约60公分左右，井边
没有护栏，只有在井口周围用
水泥稍稍垫高了一圈，也许是
为了打水时以防万一。由于成
天见不着太阳，井台边上始终
有一层薄薄的青苔，像是一幅
精致的绿色刺绣。

老墙门里住着六户人
家，屈指一算也不到30个人。
那个年代城市居民还没有自
来水，墙门里几乎家家户户

都有一个或两个水缸，用来
盛雨水，老人们叫天水。听老
人们说，天落水最干净，无论
做饭烧水，都是最好的水。所
以大家视天落水为“圣水”，
一般用来做饭、烧开水。除了
天落水，这口井便成了老墙
门日常生活用水的唯一来
源。

当遇到干旱，墙门里的人
早早起来，纷纷去井里“抢
水”，越早井水越是清澈，到
了下面，井水慢慢开始浑浊。
有时候墙门外的人也会偷偷
地溜进来抢水，难免会遭到
大家都不满，毕竟这六户人
家吃喝全靠这口井了。为了
让浑浊的水变得清澈，母亲

把一块明矾握在手里，然后
在盛满井水的缸里顺时针的
转几个圈，不一会水就慢慢
地停下来，会发现水缸底部
水有一层厚厚的沉淀物，上
面的水非常清澈，母亲就用
这水来烧饭烧水。

井里的水仿佛是有灵性
的。随着季节温度的变化，井
水的温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称得上是冬暖夏凉。冬天，气
温越低水温越高，井里的水温
暖柔和，人们洗衣洗被，打上
一桶热气腾腾的井水，得心应
手，双手不用承受冰冷刺骨疼
痛。

每到酷暑炎热的夏天，热
得心烦意乱，满头大汗。这时

用井水洗一把脸，立刻觉得冰
沁凉爽；如果喝上一口，更是
清凉爽口。记得小时候邻居们
常常把剩菜剩饭放在篮子里，
用一条绳子扎着一个篮子，把
篮子吊在井里，饭菜到第二天
也不会馊，井就成了那个年代
的保鲜设备。

老墙门的井，像一位嘘寒
问暖、知冷知热的长者，他用
自己的体温，养育了几代人的
成长，他赋予了几代人的温暖
与清凉。他默默地造福于百
姓，体恤于百姓，他高尚的品
格，像一首朴实古老的歌谣，
传唱在人们的心里，回响在我
童年缤纷的记忆里。

文/舒玲玲

冬梦
我站在秋天的巷口翘首张望，当立

冬的扉页缓缓掀过，秋天便收敛了飘举
的衣袂，将金色的盛装叠存于衣柜。冬
天，像一个随时光移转的葵朵，一会儿从
原野的树梢上探出头来，一会儿在耸立
的楼角上朝我微笑。随着一声冬日的笛
鸣响起，冬天便展开飘逸的翅羽翩然于
大地。

告别春的希冀，夏的恣肆，秋的炫
耀，季节穿上了冬的霓裳，迈着沉稳矫健
的脚步，走进大自然的家园。天气渐渐凉
了下来，北国的风像插上了翅膀，飞得更
快，舞得更急，使诺大的空间迅速冷凝，
随着季节的深入，会冻得让人伸不出手
来。然而，我更喜欢这个天寒地冻的时
节，它会冻得人脑清醒，思维敏捷，绝无
慵懒混沌的可能，给人更多的是一种爽
快。就像一杯高纯度的烈酒饮入胸怀，更
能使人痛快淋漓，那种彻骨彻肺的荡气
回肠的甘爽酣畅，会在寒冷的冬日里发
挥到极至。

冬天里，光秃秃的树木，萎缩得只剩
根根茎茎的小草，干裂的冻土，在许多人
的眼里，缱绻着一抹愁思，挂着淡淡的忧
伤。我却把这种景观，看作一缕记忆的酵
香，在诗化的禅境里生出的一丝美妙。赛
场上，运动员百米冲刺之后，会有大口的
喘息，我不会从这种过度劳顿之后的张
口延喘中，仅凭一丝表象评断雅俗。相
反，这个时刻，却是一个珍贵的褒赏。冬
天是大自然心灵的憩园，在人和大自然
脉通的纹络里，森林、草原，还有铺天盖
地的枯黄的麦田，也会在这个美好的季
节，作一次深刻的小憩，并在小憩中做一
个美好的梦。

远山，也睡了，枕着冰湖上的月影，把
冬的峻朗搂在怀中。山风，摇熟那串激扬
的歌，飞起一片牵念，寄给远方的亲人。悠
长的梦，裹在大山的皱褶里。大山，在起起
伏伏、弯弯绕绕的思恋中，甜甜地睡了。

一场雨从冬天的笛孔里飞出，夹杂着
似雪非雪的冰滴，敲打着冬天的梦。冬天
的脚步，在迅急的雨中坚定而深邃。大地
用雾一样迷离的眼向天空张望，天空以一
种缠绵不绝的心情回应大地。草原、森林、
江河、山峦，在冬天的雨里，坚守一份执
着，固守一种信念，催熟一个梦想。

在一个惯常的天气里，雪花在空中轻
飘飘地飞舞着，摇曳着，像仙女的彩袖，把
冬天舞得圆润，舞得风姿绰约。大地伸开
宽厚的手掌，雪落在掌心里。你看那弯的
柳，立的松，错落的楼宇，空旷的原野，全
裹在了皑皑白雪里。雪抱住了村庄，城市
长满了冬天的语言，天空胀满了飞舞的
梦。冬的美，在雪瓣的盘旋里缠绕，在玉树
琼枝上抖动。雪花是冬天的名字，晶莹是
冬天的思想，洁白的雪花，鲜红的腊梅，碧
绿的翠竹，把冬天的个性勾勒得鲜活而又
灵动。

冬天里，小朋友堆起了雪人，黑狗儿
在雪地上撒欢儿，全家人围坐在火炉旁说
笑。冰封的河流让孩子们的欢乐在陀螺里
飞旋，北国的冰雕会让冬天的梦闪烁晶
莹，焕发光彩。

冬天，那渺渺茫茫的天空悬挂着清凛
凛的高远，空旷的大地袒露着黄澄澄的真
诚。徜徉在冬的怀抱里，游戈在冬的激情
中，我只觉得冬天如诗如歌，如画如图。我
愿唱一首冬天的歌，和冬天一起交流倾
诉。 文/卜庆萍

原以为，陪伴我们的
很多物品都有记忆功能，
它们会原封不动地保存着
我们和它们一起经历过的
事。

那次回家，我看到母
亲把十年前戴过的假玉镯
又重新戴回到了手上，她还
不断地抚摩着它。那只玉镯
不是真品，只起装饰作用，
母亲十年前经常佩戴它，但
有一次，一个刻薄的邻居取
笑母亲太穷，只能戴假货，
后来母亲便取下它，把它封
存了。我怕母亲触景生情，
对她说：“这只玉镯就别要
了，赶明儿我帮你买个真
的。”母亲非但不取下来，
还对我说：“女儿，这只玉
镯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
要另买一个？”我以为母亲
故意装作忘了旧事，于是
将那年邻居的话委婉地提
了下。母亲听后笑着对我

说，你不提这事我还真的
忘了呢，相反，我现在一看
到这只手镯就觉得它很温
馨，它让我想起了自己年
轻时的模样！

母亲的话让我陷入了
沉思，是的，当我们历经岁
月，重新拾起一些物品的时
候，不管它们发生过怎样不
堪的故事，经过时间的熏
陶，它们总会散发出一阵芳
香味儿来。

我的一个柜子里有好
几封书信，这是青涩时光时
他写给我的。我从小与他青
梅竹马，一起上学，一起为
彼此打饭，一起放风筝，那
时可以用“形影不离”来形
容。可好景不常，高考后，我
们各奔东西，他去了理想的
大学，而我奔向了南方，我
们只能互相通信来告知对
方的近况。我生性害羞，但
我很怕我们之间会产生距

离，于是在信里表明了自己
的心迹———等着他的表白，
而他却迟迟没在信里说明，
只是仍然像普通朋友般与
我通信。后来，我与现在的
老公走到了一起，他知道
后，才开始在信里对我表
白，并说明他的悔意。看到
他的信时，我的心情一下沉
到了谷底，当即决定与他断
了联系，后来，我们再也没
有通过信。

那时，对他没有恨意是
假的，然而，当我再看到这
些信时，我已经完全忘了那
些不快，只觉得这些信承载
了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即
算那一刻并不愉快，可那毕
竟是自己生命中的一种真
实体验啊！

时光啊时光，它就如一
双温柔手，为我们抚平了毛
糙，留下了阵阵温暖。

文/扶 贝

思露花语
人生，如若自尊是尊严，

自尊心被尊崇，则作为一种人

格和品性，其二者都不该受

辱。

人生，浪遇飞舟的壮丽

景观是百舸争流；生命，气

贯长虹的壮阔景致是气冲霄

汉。

人生，难免时有伤痛，但

只有学会痛定思痛才是智

者；生命，难免偶有积怨，但

只有悟得以德报怨才是仁

者。

人生亦如棋局，故在对弈

中的大忌是举棋不定，而难得

的则是落子无悔。

诗意人生，心中的诗情如

云蒸霞蔚；画境人生，笔下的

画意如花团锦簇。

美文可以赏心悦目，百读

不厌；经典则可感天动地，历

久弥新。

智力决定能力，毅力挑战

阻力，实力升华魄力，活力彰

显魅力。

人长得不一定帅气，只

要活得大气就好；人说话不

可以低俗，只有活得低调才

好。

一个被认为自我的人，如

果最终能回归本我的话，就说

明还没有失去真我。

面对小人，如若不屑，则

眼不见为净；面对谣言，如若

不信，则耳不听为静。

歌唱和唱歌是截然不同

的两种境况———歌唱家和歌

星的本质区别正在于此。

最美的风景：既有近景，

又有远景；既有景色，又有景

物；既有景象，又有景致……

文/巴特尔

时光温柔


